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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人鱼与她
梦幻童话

找到吴居蓝39

我猛地站起来，拿了个手电筒，就
离开了家。

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吴居蓝，只是
觉得我必须找他，不能让他孤零零地待
在外面。我从妈祖山上找到山下，沿着
海岸线，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礁石上，
边走边叫：“吴居蓝！吴居蓝……”

在这个海岛上，他没有亲人，没有朋
友，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去。如果他心情
不好，想清静一下，只能待在这些僻静的
地方。我心如刀绞，眼泪直在眼眶里打
转。从相遇第一天起，我就知道他没有
亲友，可我只是因为想扼杀自己的感情，

就用继父对待我的方式去对待他。
“吴——啊！”我脚下一滑，重重摔

在礁石上。我顾不上疼，捡起手电筒，
继续边走边叫：“吴居蓝！吴居蓝……”

天蒙蒙亮，我不知道摔了多少跤，
嗓子都喊哑了，依旧没有找到吴居蓝。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我看是周不
闻，急忙接了电话：“看到吴居蓝了吗？”

“没有。”
“他回家了吗？”
“没有。你在哪里，我和江易盛一

起……”
周不闻后面的话，我完全没听到。

“我再也找不到吴居蓝”的念头像死亡
之绳般紧紧勒住我的咽喉，我几乎无法
喘息，似乎马上就要死去。

突然，碧海蓝天间出现了一个熟悉
的身影。吴居蓝穿着白衣黑裤，踩着礁
石，慢慢向我走来。

我好像在做梦一般，傻傻地看着他，
直到他停在我面前。我揉了揉眼睛，确
定这不是幻觉，猛地扑了过去，完全忘记
了脚下是一块块凹凸不平的礁石。

一脚踩空，眼看我就要狠狠摔下去
时，一双手稳稳地抓住了我。我就势握
住他的手腕，嘶哑着声音说：“对不起！
对不起……”

他一言不发，目光从我的手慢慢看
向我的胳膊。昨天晚上，匆忙间，我忘
了换衣服，穿着短袖睡衣就跑了出来。
在礁石上跌了无数跤后，现在胳膊上都
是伤口。

我立即缩回手：“不小心摔了一跤，
礁石太滑了。”

吴居蓝问：“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的脸通红：“我……来找你。对、

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昨天晚上我说的话，我知道你听

到了。”
吴居蓝淡淡地说：“你想多了，我没

有生气，也没打算不辞而别。我只是有
点事儿，想一个人待一夜。”

我并不相信他的话，但无论如何，
他现在还在我面前，我还有机会弥补犯
下的错，这是老天给我的最大恩赐。

我和吴居蓝回到家后，周不闻和江
易盛冲了过来，不停地埋怨我不打招呼
就跑了出去。

周不闻对吴居蓝说：“吴表哥，你怎
么可以像小孩子一样离家出走呢？你
知道昨天晚上小螺有多着急吗？”

我说：“不关他的事儿，是我……”
江易盛举手，做了个停的手势：“好

了！都别说了！平安回来就行，你们昨
晚都没睡，白天补一觉吧！”他拿好外套
和车钥匙，打算离开。

我拦住他，小声说：“帮我给吴居蓝
办一部手机，质量和信号都要好，充
1000块话费，钱我回头给你。”

江易盛明白我是被吓着了，不想再
发生联系不到吴居蓝的事儿，他压低声音
问：“他会要吗？男人越穷，自尊心越强。”

我说：“在他眼里，一双旧拖鞋和一

部新手机不会有差别，以后你就知道
了。”

江易盛诧异地挑挑眉：“好！”
吴居蓝径直走进书房，我亦步亦趋

地跟在他身后。他回过身，淡淡地问：
“你还想说什么？”

我讪讪地说：“没有，你好好休息。”
我退出书房，帮吴居蓝关好门。一

回头，看到周不闻站在过道里，我勉强笑
了笑，说：“昨晚辛苦你了，睡一会儿吧！”

我回到卧室，简单冲洗了一下，换
了件干净衣服。周不闻来敲我的房门，
他举着手里的消毒水和药棉：“我看你
胳膊上有伤。”

我问：“你从哪里找到的这些东西？”
周不闻说：“问吴表哥要的。”
我冒出一个很诡异的念头：如果没

有周不闻多事，也许吴居蓝会自己把药
水送上来。转瞬我却觉得自作多情了，
他不生我的气就够宽宏大量了。

周不闻想帮我擦伤口。我忙说：
“我自己来。”

我擦拭着胳膊上的伤口，周不闻盯
着我看。

“小螺，我给你写的那封信，你扔
了吗？”

我一边擦拭脚上的伤口，一边不在
意地说：“没有。”

周不闻问：“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
回信？”

（摘自《那片星空 那片海》桐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闭目窥罪
善恶一念

01 美丽却残酷的开始

的哥杨自道是在家里看电视相声
节目时接到电话的。

“明天带我去艾灸、推拿好吗？杨
师傅。”电话那头的人小心翼翼，语速极
慢，又格外发嗲，但马上你就能感觉到
她是故意这么逗你的。一时想不起哪
个顾客这么说话，杨自道愣了一下，随
即，电话里传来“hi-hi、hi-hi”的笑声，
有点儿阴险又有点儿憨，但这笑声也是
陌生的。

“你救了我就忘记了吗？我可记着

你呢！”
杨自道知道了，是那个痛经厉害的

小姑娘。如果还是去紫金服务站，那可
是二三十块钱的不错生意。他说：“明
天几点？

“上午9点，你到我家楼下。”
杨自道说：“能不能定两个时间，我

怕车上有客人，一时过不去。”
“我跟医生说好了。如果来不及，

你提前告诉我。好吗？”
杨自道说“好的”。他当然无法预

知，一段煎熬心灵、噬咬灵魂的经历就
这样露出端倪，也许，严格说起来，那个
夜班，他就不该救那个女孩儿。如果一
切都是命运，杨自道后来觉得，命运再
次对他露出了过分残忍的脸。

直到生命终结，杨自道的脑海里都
会不时播放那个美好的序幕。在一个
风和日丽的上午，洒水车在前面除尘开
道，引他驶入干净、湿润的筼筜（yún
dāng）大道。在沿湖大道两边的白色
铸铁栅栏里，各色三角梅像招呼人一
样，拼命把一枝枝花条伸出护栏，香槟
色的、蓝紫色的、玫瑰红的、雪白的，湖
边的风一吹，每一枝花条都在摇动：喂
嘿，来啊！过来啊！

他刚驶近筼筜丽景门口，一个眉眼
醒目的女孩儿，就像个滑过天空的调色
板一样，向他的车飞翔而来。杨自道还
没有伸头招呼，副驾驶座位的门就被拉
开了，一条浅灰色的牛仔铅笔裤，连着

一只灰粉相拼的球鞋，就踏了进来。她
和半个月前判若两人，黄背心、蓝毛衣、
灰色手袋、浅橙色太阳镜。一张美丽朝
气的脸，充满神佑的光辉。杨自道几乎
不能直视。那个夜晚是黑白色的，今天
他才看见彩色生动的真相。

“是紫金医疗服务中心吗？”杨自道
开始掉头。

“对呀。”女孩儿看着杨自道，“咦？
你变啦！”

开着车，杨自道能感到她在夸张
地端详他，随即，一声叹息：“那天晚
上，我觉得你简直帅呆了，是个很非凡
的老头儿。冷淡的表情、白色的头发，
简直太酷了！怎么在太阳底下你就变
得这么平凡啊！要不是你和你老婆打
架的血痕还在，我都认不出是同一个
人了！”

杨自道被她批得有点儿不自在，但
是，他俩毕竟是萍水相逢，在见多识广
的的哥眼里，本来就没有多少值得动真
气的事儿。所以，杨自道笑道：“真对不
起，是我的错。”

女孩儿“hi-hi、hi-hi”故作阴险地
笑着，笑得很夸张，看来她以发出这样
奇怪的笑声为乐。杨自道猜她有十六
七岁，后来才知道，她二十岁了。和一
般女人不同，她言行表情夸张，而且不
在乎你发现她的夸张，她要的就是与你
同乐。她似乎把夸张演绎成了一种独
特的表达方式。她一字一句地念着的

哥“上岗证”上的名字，并把那个简单过
塑的证抽下来。杨自道做好挨骂的准
备，果然，女孩儿再次叹息：“没想到啊，
你的照片比你的人还糟糕！怎么拍成
这样的？又丑又老，唔，看看，你看看这
双假笑的眼睛！”

女孩儿把他的上岗证反过来插在
槽里：“还是转过身去吧，要不别人都不
乐意上你的车……”

杨自道开始习惯她的漫画风格，他
笑着说：“是，是，你批评得对，回去我就
换照片。”

女孩儿哈哈大笑，随后又换上
“hi-hi、hi-hi”的滑稽笑声。杨自道也
听明白了，前面是自然真笑，后面是自
娱自乐。

刚进紫金大道，一只流浪狗从旁边
狂奔过来，杨自道紧急刹车，他停住了，
但是后面一辆黑色蓝鸟轿车撞了上
来。杨自道扭头就看见：后车的仪表台
上面放着一个醒目的警帽。麻烦大了。

女孩儿反应很快：“追尾，是他的
错！全责！”

杨自道边摸手机边对女孩儿说：
“要扯上老半天，你换车走吧，不收你车
费了。”女孩儿还没开口，只见那怒发冲
冠的后车司机一把拉开杨自道的车门，
一脚踹了进来。

女孩儿尖叫。
（摘自《烈日灼心》 须一瓜 著

重庆出版社 出版）


